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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

——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倡
*1

兰军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瀛山书院源于北宋詹氏书堂，至南宋詹仪之以理学名世，遂有朱熹往来辨析大学之旨，朱子学说成为

书院学统。隆庆二年，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复建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心学。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枟瀛山书

院记枠与枟瀛山三贤祠记枠，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

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免于劫难，开启了由王返朱步伐。清前期，王学趋于黯淡，朱子理学再

兴，瀛山书院逐步展开尊朱辟王实践。乾隆年间编纂的枟四刻瀛山书院志枠即未收王畿记文，钱德洪记文也被刻意

删改。明清之际的学术嬗变同时波及当地士人，地方志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减、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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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虽屡遭朝廷禁毁，仍盛行百余年。阳明殁后，良知学说虽由门人弟子传布于大江南北，但因

各自领悟之差异而日渐分化，其弊端也日趋显现。晚明以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为代表的部分儒者在批判左派王学摒弃礼教、

谈禅入佛之外，已兼采朱子学说对阳明心学展开修正。入清后，以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的民间儒者在完成个人思想学术由王

反朱后，即通过著述活动展开尊朱辟王实践。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尊朱辟王现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典型学者的思想分析及其开展的具体实践，立足于宏观层面梳理该现象

演变脉络
①2
。本文则试图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晚明以来浙江遂安士人在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展开的“尊朱辟王”活动。具体

以隆庆年间王畿、钱德洪为庆贺瀛山书院重建而撰写的枟瀛山书院记枠枟瀛山三贤祠记枠在明清瀛山书院志、严州府志、遂安

县志中的文本差异为中心，揭示学术思潮嬗变背景下书院士人对朱、王两种学术资源的褒贬历程。

一偷梁换柱:书院志、地方志中瀛山书院记文之差异

1收稿日期:2017-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贵州教育厅项目:“阳明学在浙西书院的传播”

(2015JD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兰军(1987—)，男，山东蒙阴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院历史与文化。

2 ①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天杰､肖永明:枟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 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枠,枟中国哲学史枠

2010 年第 2 期;张天杰:枟清初理学家的“由王返朱”心路转换枠,枟阳明学刊枠 2015 年｡

②右侧枟瀛山书院记枠见刘从龙等纂修,刘闳儒､毛升芳续修:康熙枟遂安县志枠卷十,清康熙二十四年增修本｡



2

1.王畿枟瀛山书院记枠

王畿所作枟瀛山书院记枠是分析隆庆年间瀛山书院由朱趋王学术转向的关键文献。2007 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枟王畿集枠将

该文列入附录三逸闻辑佚，注明文献来源于民国枟遂安县志枠卷十
[1](P819)

。枟王畿集枠是吴震以现存最早的万历十六年(1588)萧

良榦刻枟王龙溪先生全集枠为底本，校以其他文献整理而成。由此可判定枟瀛山书院记枠最初未收录于萧氏枟王龙溪先生全集

枠。笔者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发现万历六年刊刻的枟严州府志枠已收录有该篇记文
[2](P541—543)

。因枟瀛山书院记枠作于瀛山书院复建

后的隆庆三年(1569)，故万历枟严州府志枠所载该文极有可能是最早版本。王氏记文在康熙枟遂安县志枠、光绪枟严州府志枠、

民国枟遂安县志枠中内容相同，均是万历枟严州府志枠的删改本。为更清晰呈现两者内容之差异，笔者以列表方式将万历与康

熙两志所收枟瀛山书院记枠全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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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刊可以看出，王畿记文被删部分主要集中于从道统上批判朱熹、良知现成说与朱子晚年定论等敏感内容。龙溪认为

儒者相守以传，注重内在心性探讨之学脉在朱熹手上出现了断裂。他在记文中构建了一个上自孔子、颜子，下至王守仁的心学

道统谱系。有关该谱系的关键语句，诸如从周敦颐至李侗“师友渊源，相守以为学脉”，阳明良知之学“以开来学，循溓洛之

绪，上遡洙泗之传”等均被抹除。王畿指出心学学脉沿至朱熹始一变，更以其口吻诲认未能延续儒家心性未发之旨，偏重于外

在事物求理，致使道统若存若亡。瀛山书院记在宣扬阳明良知之教的同时还掺杂了不少龙溪即本体即工夫的直觉顿悟观。诸如

“才动就觉，才觉就化，从一念上抉择，不待远而后复是”等均被删减。瀛山书院为朱熹过化与商补枟大学枠之地，朱子理学

已然成为书院所秉持的学术正统，王畿欲在此传播阳明心学，如何处理两者互相抵牾之处，显得尤为重要。正德十年(1515)，

王阳明为减轻程朱儒者对良知学说的抨击，编订枟朱子晚年定论枠弥补两者间的学术紧张。龙溪也试图以此作为锲入瀛山书院

的突破口，在貌似尊朱旗帜下以王代朱。记文委婉道出阳明在提出“致良知”后即寻求与朱子格致说的共通之处，继而认定朱

子晚年已发觉自身学说之不足，开始向心学靠拢。对朱熹其它与阳明心学旨趣截然对立的“传疏读书穷理诸说”，龙溪均将其

归为“欲改而未之及”的中年未定之论。总之，枟瀛山书院记枠透漏出王畿欲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占领瀛山书院这一朱学阵

地的意图，记文中的敏感话语因触及康熙年间遂安官绅尊朱意愿而被方志摒除。

2.钱德洪枟瀛山三贤祠记枠

钱德洪所作枟瀛山三贤祠记枠也是分析隆庆年间阳明学意图传入瀛山书院的重要文献。据笔者所查，钱氏该记文在康熙枟

遂安县志枠已有收录，光绪枟严州府志枠、民国枟遂安县志枠续收且内容与之相同。钱氏记文因在言语、意图上较王氏枟瀛山

书院记枠委婉含蓄，被收录于乾隆枟四刻瀛山书院志枠，但在内容上却遭删改。下表即以康熙志文与书院志文比对，以明晰书

院志编纂者方宏绶对钱氏记文改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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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见，方宏绶对康熙志所载枟瀛山三贤祠记枠之删减首先体现在对周恪的介绍上。“继从余与龙溪王子游，深信师门

之学”被删，掩盖了周县令从学于王畿、钱德洪，为阳明再传弟子的背景，复建书院意在讲论王学之目的也被埋没。第二处删

减集中于钱德洪肯定朱子晚年确有悔悟之说，欲以枟朱子晚年定论枠为旗号倡大阳明心学的言论。方宏绶将“余少业举子，从

事晦庵枟集注枠枟或问枠诸说，继见吾师阳明夫子，省然有得于良知，追寻朱子悔悟之言，……故尝增刻枟朱子晚年定论枠，

使晦庵之学大显于天下”部分删除，把“始信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矣”的“始信”二字替换为“夫”字置于段首，下

文接钱德洪赞咏枟方塘枠诗原文。经上述处理，钱氏肯定朱子晚年悔悟之言被改为对朱熹的由衷赞誉，倡导阳明心学的文字被

彻底抹除。最后一处改动体现在将“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复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门之学”替换为“则思其平生以必为圣

人为志，而深造于圣学之渊微”，如此隆庆年间瀛山书院在学术上由朱趋王的转向被置换为对书院生徒应深信朱子学说的劝勉。

删改之外，方宏绶对钱氏祠记还有一处增衍，旨在凸显朱熹的圣贤地位。钱德洪祠记原文对朱子枟方塘枠诗仅有两句盛赞，

且是基于诗文情景的赞美与启示。方氏在两句之间增加“此即唐虞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孔门之鸢飞鱼跃，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即孟子之存神过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程子之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旨在颂扬朱

子上接孔、孟、周、程，凸显其在儒家道统中的显著地位。

二徘徊于朱王之间:晚明瀛山书院的学术嬗变

瀛山书院位于浙江淳安县城西北四十里，肇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中宣大夫詹安为子弟读书应举而建的双桂书堂。

南宋时，詹仪之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真德秀相友善，书院也从单纯追求举业转向讲明理学。乾道至淳熙年间，朱熹常往来

瀛山与詹仪之论学，商补大学格致章，更有枟咏方塘诗枠传世。从此，朱子理学成为瀛山书院所秉持的学术正统，为后世不断

构建与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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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年间(1567—1572)，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在方应时家族协助下复建瀛山书院。周恪字有之，号少峰，太平人，

与兄怡俱受学于王龙溪，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于乡，授遂安令
[4](P124)

。在遂安周恪注重以理学接引士子，作枟格致微言枠枟致

知难易解枠与诸生讲论，以改变士风。隆庆二年(1568)，周恪访詹仪之墓，立碑彰表，又与诸生访瀛山书院故址，有意兴复。

生员方应时、方世义等会意请修，率方氏家族子弟捐赀聚材，于隆庆三年九月建成。为在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学说，周恪特意延

请王门高足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枟瀛山书院记枠与枟瀛山三贤祠记枠。钱、王记文均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

院在学术上由朱趋王。

隆庆四年(1570)，应周恪之请王畿赴瀛山与遂安生员方应时等发起瀛山讲会。龙溪“泝富春，登瀛山，坐格致堂，举朱子

晚年定论合文成奥旨。
[5](P718)

在龙溪倡导下，阳明心学已然成为该时期瀛山讲会之主题，“隆庆庚午，周侯恪以礼请抵瀛山，发

明格致之学，风驰云附，称盛绝焉”
[6](P413)

。隆庆五年，周恪升任顺天府司理，瀛山讲会在方应时主持下与天真书院相连属，获

得进一步发展。嘉靖年间，钱德洪、王畿相继从绍兴移居杭州，担任天真书院主讲。每年四方弟子于春秋两次集聚天真，祭拜

先师，随后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讲会活动，动则百余人，成为王门后学讲学传道的大本营。天真书院会讲时，方应时尝率瀛山

诸生“担簦趋函丈受业，印证宛陵之所论说，昭若发蒙矣”
[5](P718)

。隆庆四年秋，方应时中举，方志载其虽“登贤书，公不喜得

隽，而喜聆钱、王绪论”。王畿为此作枟梦征篇枠勉励方氏以讲明圣贤之学为己任，不负师友兴办瀛山讲会之期望。

隆庆六年二月，瀛山书院将周恪奉祀于朱子之右，改二贤祠为三先生祠。周氏身为阳明再传弟子得与朱熹、詹仪之二贤并

祀，反映出隆庆年间阳明心学在瀛山书院的显著地位。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讲学书院，瀛山书院因讲论阳明学说面临废毁，在方应时斡旋下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后人奉

祀文公之所免于鬻废。“万历十年壬午夏五月，张江陵柄国，疏毁天下书院，令甚竣。瀛山亦因撤门额，不敢护。时方缮部尹

长泰，长泰故朱子治邑，民祠于书院以祀。当道迫鬻，缮部力疏留之，瀛山亦援此例得不鬻废。”
[6]P390

万历八年，方应时任长泰

县令，正值朝廷禁毁书院。方氏在上报文书中奏明“本县只有朱文公祠一所，别无书院。……嘉靖乙酉年掌县事推官黄直更修，

内扁瞻山仰斗门揭文公书院，历年春秋在此祭祀，并无生徒占住讲读经”
[6](P436-437)

意在阐明文公书院只是祭祀朱子的祠宇，非聚

徒讲学、妄议朝政之书院，不属朝廷禁毁之列。因方应时据理力争，不仅长泰文公书院得以保留，瀛山书院也因属朱子过化之

地援例免于废毁。

瀛山书院因讲论阳明学说在万历年间险遭废毁，借助奉祀朱子之所才得保存的教训使方应时家族在此后的书院活动中采取

了逐渐淡化阳明学，凸显朱子学的策略。万历二十六年(1598)，方应时致仕归乡，与当地诸生继续讲学于瀛山书院。黄居中为

方氏所作枟行状枠中评价其“即名王氏学，然实宗朱而衷陆”，可见其晚年在学术上确已呈现出由阳明学向朱子学的转变。方

志也称其“锐志潜修，一宗紫阳之学”
[7](P624)

。万历后期阳明门人在学术上的分化及东林诸儒对王学左派的严厉批评，成为方应

时与瀛山书院学术转向的重要背景。“自新建学兴，左袒陆而弁髦朱氏矣。要之袭躬行者以貌，袭神解者以言，揆以由中百不

得一，即庭内不能无操戈，况望门而瞰者乎!”
[5](P720)

万历三十三年秋，方氏族人在瀛山书院三先生祠左新建方先生祠专祀方应时，

有意忽略其早年信奉阳明学之事实，将之直接与朱子相联结。“一生命脉精神不啻与考亭相融结。在长泰士民尚铭其绩，奉祠

配享，矧吾侪可无崇报之礼乎?”
[6](P427)

天启二年(1622)，方世敏编纂枟瀛山书院学规枠，从集事、讲学两方面指导书院士子修身、

治学与处事。学规在制定上以“宗法紫阳，动中规矩”为原则，重新确立了瀛山讲会以朱子学为宗的学术旨趣。“吾侪果能恪

遵夫格致诚正之训，以认取夫源头活水之趣，则一切条教皆属烦称”
[6](P427)

。在方氏族人经营下瀛山讲会一直持续到清初，讲习

内容已由阳明心学返归朱子理学。

三口诛笔伐:遂安县志对王学之批判

明末清初对阳明心学流弊的深刻反思带动了程朱学说的发展。倡导较为质朴的朱子学反对虚妄空疏的阳明学已然成为一时

风气。在此背景下，钱德洪、王畿所作瀛山书院记文因明显的尊王贬朱取向而被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者有意忽略、删改甚至批

判。王畿批判朱熹，试图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的枟瀛山书院记枠，因与书院尊朱旨趣背离而被有意忽略。民国枟遂安县志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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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康熙年间方迈所作枟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枠、民国初年陆登鳌枟瀛山书院记辩枠两篇专门讨伐钱德洪、王畿之辩文。

两篇文章主旨相同，前者在言辞上更为激烈，且属于清前期朱王学术转换阶段，故下文选取方氏记文再做解读。

枟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枠作者方迈为福建侯官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萧山、兰溪知县[8](P273)。方迈致仕

后以著述自任，有枟四书讲义枠枟春秋补传枠枟古今通韵辑要枠等经史著作。记文开头方氏即直接表明其主旨在于揭露钱、王

所作瀛山书院记以微言阳尊紫阳，阴奉阳明之行径。“瀛山书院为紫阳讲学之所，而作记之者王龙溪、钱绪山则皆阳明之徒与

紫阳为敌者也。故其记中之语，阳尊紫阳，而实阴奉阳明，所谓微其词以见意者，毫厘千里之辨，安可习之而不察乎。”[9](P848)

由此可见方氏所持辟王崇朱的坚定态度。

针对王畿所构建的心学学统，方迈通过对宋以来儒学学脉的梳理，直接将陆王心学排出在外。“诸儒正传孰非以德性为事，

而世独外象山、阳明以为异学”。方氏认为象山之学传自孟子，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可互补印证，两者之差异主要在于道问学

与尊德性的先后次序及彼此轻重上。方迈认可陆九渊之学，目的在于解决多数儒者“不知象山之学非阳明比也”的问题，为集

中批判阳明学做铺垫。“阳明少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苦紫阳格物穷理之事为烦难，乃究心于佛老之学，炼习伏藏得其见

性抱一之旨，自谓有悟。”[9](P849)宋明时期理学家大多对佛老之学有所汲取，方氏指责阳明学来源于佛老之说，将其判为异

端的倾向已十分明显。为进一步论证其说，方氏认定阳明良知学说是对孟子、颜回之学的片面截取与曲解。

于儒书中取孟子中良知一言合之大学致知之解自立一说。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论，则偏与程朱相反。程子以为孟子

才高难学，学者须是学颜子有准的，而阳明则以为颜子之学不传，惟孟子犹为可循。顾于颜子之学，凡所为博文约礼，克复四

勿，择中得善，诸切实工夫，皆置不讲，而独举其不迁怒，不二过，以为颜子之学。[9](P849)

从源头上将阳明学排除于圣贤之学后，记文以朱熹、王阳明在理学核心话题上的对立，驳斥王畿、钱德洪肯定朱子晚年存

在的悔悟之说。方迈对阳明及其心学思想的批判在某些层面已超出学理范畴，含有明显的诋毁与歪曲。他认为陆九渊在为学上

存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但对阳明的指斥则上升为“以为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皆不必学”。除学术上认定阳明

与朱子截然对立，与陆九渊分属不同门户外，方氏还指责其蛊惑蒙骗士人。“是阳明不特与紫阳为冰炭，亦且与象山分门户，

盖其才似商韩，其学兼释老，是以当时日为功名之士，即不觉欣然喜之者，诚有以深中其隐也。”[9](P849)

客观而论，方迈枟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枠对王守仁、王畿之批判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部分评论已然失允。方氏似乎

也意识到其评说难以服众，遂在文末承认当下儒者对朱、王学说多存在门户之争。“今之护紫阳者或欲推之于颜曾之上，而相

阳明者亦欲引之于孔孟之徒，各阿所好，聚讼不休，然而皆非其正也。”方迈所生活的康熙年间，朝廷已将程朱学说确立为王

朝统治思想，对朱子在儒家学统中的地位予以不断拔高。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升朱子位居十哲之后。康熙帝为枟朱子全

书枠撰写序文中褒扬其“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10]卷六十四方迈主张以朝廷对朱、王

二人之评判为定论。“夫治法即道法，经正民兴，其权自上皇朝，考德论功，无偏无陂。崇祀庙廷，升紫阳于十哲之后，纂修

国史列阳明千勋爵之班，可以息百家之横议，定子秋之邪止矣。”[9](P849-850)以朱子为孔孟正传，将阳明划归事功勋臣，是

方迈撰写此记文的主要意图。

明清时期，瀛山书院在学术上经历了一个由朱趋王再辟王崇朱的往返历程，每次转向背后均透漏出书院士人在学术嬗变大

背景下趋利避害的抉择。隆庆年间(1567—1572)，阳明心学正风靡全国，身为阳明后学的遂安县令周恪有意建复瀛山书院以传

播王学。周氏意愿在方应时家族积极响应下很快付诸实践，并产生了延请王畿、钱德洪为书院撰写记文，主导讲会之举。钱、

王记文透漏出二人欲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占领瀛山书院这一学术阵地的豪迈意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

院，瀛山书院在方应时努力下以朱子过化之地方免于毁坏，开启了书院由王返朱的趋向。明末清初王学流弊日深，尊朱辟王渐

成学术大潮，在此背景下瀛山书院在院志编纂中有意删抹王学痕迹，与之相应地方志编纂者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改与批判，

遂安再次以朱子过化讲学之地相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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